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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元数据管理
———以 FOLIO 的 Codex 方案为例∗

许　 磊　 夏翠娟

摘　 要　 在数据化的网络时代,用户需求与图书馆服务形式向深度专业的知识化和智慧化发展。 面对这种新常

态,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元数据管理不仅需要解决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甚或是“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受

困于 MARC 的现状,满足资源的统一管理与业务整合,更需要考虑统一的数据建模与编码方式,实现跨类型的数

据流通和知识的组织与融合。 这就为元数据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包括:完整的生命周期管理,资源类型兼容,标

准规范兼容,互联网环境下的书目与规范控制,知识组织与融合。 这种运用平台化思维、改变图书馆运行生态的

可能性可以在 FOLIO 项目中看到希望。 FOLIO 作为以微服务架构设计的图书馆服务平台,在设计之初就定义了

一个核心的微服务域———Codex。 一方面,Codex 作为数据注册中心和数据链接中介位于 FOLIO 架构的顶层,通

过 Codex 消除不同域中数据的编码、格式和存储位置的差异,以减少域之间的交互与耦合。 另一方面,Codex 以

BIBFRAME
 

2 模型为基础设计了“作品—实例—单件 / 馆藏”的抽象数据模型,并参考 DC 元素设计了一套最小核

心元数据元素集。 Codex 记录不描述资源的详细信息,只起到揭示与定位的作用。 专有的业务信息或更详细的

记录信息都可以通过 Codex 链接到相应的记录层获取。 Codex 作为核心的元数据管理域,将被设计成为 FOLIO 平

台的资源链接中心、规范数据中心、跨域的全媒体资源管理入口,并通过模型中的抽象实体揭示资源间的关系。

虽然现阶段仅实现了不存储自身数据的 Codex
 

Search,对关联数据的支持也不够完善,但无论是其抽象的数据模

型,还是最小化的元数据方案,以及“统一记录—业务记录—正式记录”的分层描述原则,Codex 都有足够的灵活

性支持面向实体对象的描述与组织。 图 6。 表 6。 参考文献 28。

关键词　 图书馆服务平台　 元数据管理　 FOLIO　 Codex

分类号　 G250. 7

Metadata
 

Management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A
 

Case
 

Study
 

of
 

FOLIO
 

Codex

XU
 

Lei
 

&
 

XIA
 

Cuijua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ized
 

network 
 

user
 

needs
 

and
 

the
 

forms
 

of
 

library
 

services
 

have
 

developed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martness.
 

Facing
 

this
 

new
 

norm 
 

the
 

metadata
 

management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not
 

only
 

needs
 

to
 

sol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library
 

integrated
 

09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图书馆开放数据体系构建与服务模式设计研

究”(编号:18BTQ027)的研究成果之一。 (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Research
 

on
 

Library
 

Open
 

Data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Model
 

Design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No.
 

18BTQ0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通信作者:夏翠娟,Email:cjxia@ libnet. sh. cn,ORCID:0000-0002-1859-6979(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
dressed

 

to
 

XIA
 

Cuijuan,
 

Email:
 

cjxia@ libnet. sh. cn,
 

ORCID:0000-0002-1859-6979)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五期　 Vol. 46. No. 245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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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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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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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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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1980 年代开始,图书馆就依赖于图书馆

集成管理系统(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s,ILS)对
馆藏文献进行管理。 ILS 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图

书馆的自动化水平,优化了业务流程,同时也提

升了文献服务的质量,在此过程中,MARC 作为

全球图书馆界一致认同和遵循的元数据标准规

范,对资源的规范化管理、数据的跨系统传输和

交换,起到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

变革和图书馆上下游环境的改变,以纸质资源

管理为核心的 ILS 已不能适应当前数字化、云计

算、互联网的时代。 为应对这种挑战,一方面,

图书馆界在元数据标准规范的变革上进行了一

系列的努力,设计 DC 元数据标准规范体系以适

应数字化资源、电子资源和网络资源描述的需

求,并逐渐从语义网(Semantic
 

Web)和关联数据

(Linked
 

Data) 中汲取营养,在内容描述方面推

出 RDA 以取代 AACR2,在编码格式上以 BIB-
FRAME、SchemaBibExt、 EDA 等更灵活、更易于

扩展、更能与现代数据技术和环境兼容的标准

来取代 MARC。 另一方面,图书馆软件厂商开始

利用最新技术开发“下一代”图书馆系统,也就

是“图书馆服务平台” (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
LSP) [1] 。 LSP 是采用 SOA 架构的分布式网络系

统,利用 “软件即服务” (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模式运作,试图实现包括纸质资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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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资源和电子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发现,以适

应数字时代图书馆对多样化资源管理和服务的

需求。 LSP 开发商们还希望能满足图书馆系统

功能整合和平台化转型的需求,取代传统分散

隔离的 ILS、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数字资产管理

系统、知识库等[2] 。 然而,在元数据管理方面,
这些下一代 LSP 仍然难以摆脱 MARC 的束缚,
无法很好地支持图书馆界的新型元数据标准规

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网络时代的平台化

思维和相对应的商业模式。
当把平台化思维引入图书馆时,可望催生

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变革。 想象一个与 IOS
 

APP
商店类似的图书馆应用市场,图书馆可以自主

从中择优选择不同开发商甚至其他图书馆发布

的各种应用,然后部署到本地或云端。 这种平

台化的生态将完全改写现在的图书馆软件开发

方式和运营模式,也必将对元数据管理带来新

的挑战和机遇。 这种彻底改变图书馆行业的可

能性,可以从 FOLIO (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项目中看到希望。 FOLIO 不仅致力于开发

一个创新的开源图书馆服务平台,更是一个由图

书馆、开发商、供应商及其他利益机构共同组成

的协作社区。 从元数据管理的角度来考察,FO-
LIO 要解决的不仅是 ILS 和下一代 LSP 遗留的问

题,如何将 MARC 留在过去,支持新的元数据标

准规范;同时还要处理新的平台化生态带来的数

据互操作问题,当图书馆的业务被分割成块,平
台上分布式地部署着不同功能、不同供应商开

发、基于不同技术框架的 App,仍然要保证图书馆

的各种数据在其中畅通无阻,达到语义上的一致

性。 FOLIO 以 Codex(元典)为核心的元数据管理

模式,试图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虽然围绕着新一代图书馆系统,国内学者

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有对国外 LSP 的介绍、对
比与经验总结[3-6] ,有对 LSP 电子资源管理的深

度评析[7-8] ,有从背景、功能需求、特征、知识服务

等理论方面的研究[9-11] ,也有国内 LSP 的研发经

验[12-14] 。 针对 FOLIO 平台,肖铮等最先全面地

介绍了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FOLIO 项目[15-16] ,周

义刚等基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需求提出对 FOLI-
O 的期待[17] ,谢蓉等则评价其为真正的第三代图

书馆服务平台,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18] 。 但目

前尚无对新一代图书馆系统的元数据管理做专

门研究。 因此,本文从元数据管理的角度,分析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元数据管理需求,并介

绍上海图书馆“FOLIO
 

Codex
 

&
 

MM”小组对 FO-
LIO 以 Codex 为核心的元数据管理方案进行分

析、测试与评估的方法、过程和阶段性结论。

1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元数据管理的
需求分析

在这个“数据为王”的时代,第三代图书馆

正在经历从信息环境到数据环境、知识环境的

转变,数据服务、知识服务、智慧服务成为图书

馆服务的新方向[19] 。 如阿克夫 DIKW 金字塔

(Ackoff’s
 

Pyramid)所描述的,从底层的数据到信

息到知识乃至到理解与智慧,元数据是每个层次

上升的粘合剂[20] 。 面对这种新常态,第三代图书

馆服务平台不仅仅要满足多样化资源的统一管

理、业务流程和系统功能的整合,更需要考虑从

上而下的统一数据建模和自下而上的标准数据

编码,以达到数据在不同应用之间顺畅交换、跨
越资源类型的藩篱、在知识组织层面实现融合的

目的[11] ,这就对元数据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
(1)完整的生命周期管理。 首先,支持元数

据从采集、编目、加工、服务到增值、交换、统计

分析、评估的完整生命周期是元数据管理最迫

切的需求,ILS 和下一代 LSP 由于难以打通不同

资源类型、不同系统平台之间的界限,使得元数

据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中处于不同的系统和分散

的业务流程中,为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带来了大

量的问题。
(2)资源类型兼顾。 一方面,图书馆资源类

型的多样化要求元数据能灵活地描述纸质资

源、数字化资源、电子资源、网络资源,不受文

本、图像、音视频等媒体格式不同的牵制。 另一

方面,读者也希望得到基于内容需求而无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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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和媒体格式的一体化服务。 因此,全媒

体的资源管理也成为元数据管理的必备需求。
(3)标准规范兼容。 开放的、分布式的信息

环境决定了 MARC 作为唯一的元数据标准规范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基于 DCMI
 

抽象模型

(DCAM)和应用纲要( DCAP)的方法,大量适应

不同资源类型和不同需求环境的元数据标准规

范被制订出来,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标准规

范体系就为家谱、古籍、图像、网络资源制订了

相同核心集加不同扩展集的元数据规范。 而

BIBFRAME 可以看作是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

还可以不断扩展出更多的应用纲要。 第三代图

书馆系统需要支持灵活可扩展的、适合各种资

源类型的元数据标准规范。
(4)互联网环境下的书目与规范控制。 书

目控制和规范控制是图书馆的核心职能,也是

ILS 和下一代 LSP,以及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要实现的核心功能,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要求全

网域范围内实现书目控制与规范控制。 上海图

书馆在数字人文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开发上,已
利用关联数据技术探索了家谱、古籍等文献在

互联网上的书目控制,以及人物、地名、收藏机

构等规范数据在互联网上的规范控制功能[21] 。
对于 ILS 和下一代 LSP 来说,只是在图书馆系统

内或者图书馆领域内实现了部分书目控制和规

范控制功能,而互联网环境下的书目与规范控

制则是对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提出的需求。
(5)基于内容的知识组织与知识融合。 传

统图书馆元数据更多地是对文献外部特征的描

述,导致为了管理的方便而因资源的形式划分

种类,又因资源种类的不同造成系统和数据的

割裂。 单纯的 MARC 或 DC 都是以文献的描述记

录为最小单位,难以很好地揭示资源在内容层面

各种对象的特征和关系,无法应对内容数据化和

服务知识化的挑战。 作为“元”元数据的知识本

体和关联数据技术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

案[21] 。 因此,应用语义技术实现内容相关而资源

类型无关的知识组织与跨领域的知识融通,是对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提出的更高需求。

2　 FOLIO 的元数据管理

在第二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不彻底的技术革

新后,FOLIO 显示了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开

放的、社区协同的生态环境。 作为起源于第二

代,但面向第三代的图书馆服务平台,FOLIO 元

数据管理方案既有第二代的特点,又有着鲜明

的微服务特征[22] 。
为确保每个微服务之间的松散耦合,FOLIO

提出了“域(Domain)”的概念和秉承最小化的原

则。 FOLIO 依照图书馆的业务需求将整个平台

分为几个不同的域,除 Codex 域作为抽象的元数

据管理层外,还有其他具体业务域:知识库域(KB
 

Domain)、馆藏域(Holdings
 

Domain)、采购域(Ac-
quisition

 

Domain)、典藏域( Inventory
 

Domain)、流
通域( Circulation

 

Domain)。 每个域由多个应用

(App)组成,共同完成特定的功能。 按照最小化

的原则,每个域可以按需设计仅满足本身功能需

求的元数据方案[23] 。 例如,流通中借出与归还应

用不需要理解 MARC 题名字段指示符和子字段

的确切含义,它只需要一个显示在屏幕上的题名

信息,以确认手头的复本是否被借出即可。 同

样,一个统计论文使用情况的应用程序不需要区

分论文导师和学位候选人等元素。 而在不同的域

之间起到数据整合和桥梁作用的域称为“Codex”。

2. 1　 Codex 及其功能与定位

在 FOLIO 基于“域”的松散耦合的资源管理

框架中,Codex 被定义为规范的虚拟层,通过抽

象的数据模型集成来自不同业务域的元数据,
而不受格式、编码或存储位置的制约。 同时,Co-
dex 作为一种元数据方案,定义了一套最小的元

素集来描述和链接来自不同业务域的不同种类

的资源[24] 。 它建立了一种机制,允许业务域以

尽可能简单的元数据方案来描述本域业务流中

的数据流,高效地完成工作,而将与其他域进行

数据整合和链接的工作交给 Codex。 也就是说,
各个域只需关心本域的需求,不用考虑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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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域之间单独地建立数据交换和传输机制,
而是通过 Codex 作为数据注册中心和数据链接

中介,来消除不同业务域中数据的编码、格式和

存储位置的差异。 如图 1 所示,其他业务域只需

要与 Codex 进行交互即可,而不用与其他业务域

产生依赖关系,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业

务之间的纠缠,减少了整个平台中数据交互的

次数,减轻了系统的压力。

图 1　 Codex 的中介分层结构①

　 　 Codex 由一个抽象数据模型和一套最小核

心元数据元素集组成。 抽象数据模型定义了资

源管理所涉及的基本数据对象,而最小核心元

数据元素集不描述资源的详细信息,只起到揭

示与定位的作用。 当前台用户界面需要调取资

源的详细信息时,只需通过 Codex 的定位,通过

业务域提供的数据接口来获取详细信息。 如图

2 所示,FOLIO 的其他域将其元数据记录通过映射

图 2　 FOLIO 资源管理域间的数据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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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后在 Codex 域中生成相应的记录。 同时,
Codex 域也会集中管理规范数据和取值词表。
因为此类数据将应用于其他多个模块,如典藏

模块、编目模块、数字馆藏模块等。 通过 Codex,
其他模块就可以平等便利地获得所需的规范数

据服务。 另一方面,Codex 的数据记录来源于各

业务域,实施时将从各业务域中提取 Codex 最小

核心集所需的部分数据作为 Codex 的数据记录。
通过这样的方式,Codex 作为抽象的基本语义

层,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来满足不同业务域中

元数据记录间的语义互操作。
FOLIO 对元数据记录的详略应用了分层描

述原则,如图 3 所示。 根据目的的不同分成三

层[24] 。 从下到上依次是:
正式记录层(Formal

 

Records)。 正式记录层

作为最详细的元数据或业务数据记录,保有最

原始的、最详细的数据。 特定的应用程序可以

创建、编辑、验证各种格式的原始编目数据或业

务数据。 或者通过数据导入程序将外部数据批

量导入到 FOLIO 中,包括旧系统中的 MARC 记

录、BIBFRAME 记录、订单记录等。
业务记录层( Working

 

Records)。 业务记录

层作为特定业务域中的元数据记录,为特定的

功能需求服务,包含有应用程序实现其功能所

必需的元素,并链接到正式记录层的原始编码

数据记录。 业务记录不需要复制原始编目记录

的所有元素。 只需保留满足该域业务功能的字

段即可。 当然在业务记录中也可根据需要新增

正式记录所没有的元素。
统一记录层(Unifying

 

Records),即 Codex 记

录,目的是提供一个统一和抽象的视图,对所有

域开放。 这并不是说 Codex 包含了资源的所有

元数据,而是通过 Codex 记录与各种业务记录相

链接,再通过业务记录链接到正式记录,从而形

成一条从抽象数据到业务数据的最细粒度描述

性元数据的链接路径。

图 3　 FOLIO 系统的数据分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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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Codex 的数据模型

目前的 Codex 定义了抽象数据模型和元数

据方案,数据模型以 BIBFRAME
 

2. 0 为基础。 出

于 MARC 在图书馆领域可预见的持久应用,以
及 BIBFRAME 模型未来潜力的考虑[25] , Codex
基于 BIBFRAME

 

2. 0 设计了“作品—实例—单

件 / 馆藏”的三层核心模型(见图 4)。 初始版本

中包含了 5 个对象(如图 4 橙色表示)。 后续版

本可能会加入更多的对象,其中作品( Work)和

主题 ( Subject ) 是 确 认 会 更 新 的 两 个 对 象。
Codex 大致遵循 “ 作品—实例—单件” 的 BIB-
FRAME 相似结构,但并不严格。 两者不仅对同

一个实体对象的属性元素定义不同,Codex 模型

还包 含 了 BIBFRAME 没 有 的 对 象: 资 源 包

(Package),最新版本已更名为 Container[26] (下

文使用 Container)。 在数据模型图中,馆藏地

(Location)和覆盖范围(Coverage)也作为数据对

象被分离出来。 这是为了满足对

图 4　 Codex 的数据模型①

电子资源的管理,便于被 FOLIO 的其他域重用。
但在实践中它们是被嵌套在更高级别的对象

中,如单件(Item)或资源包(Container)。

2. 3　 Codex 的元数据方案

Codex 数据模型中主要数据对象的元数据

方案设计则参考了 DC。 虽然 Codex 的元数据方

案一直处在更新维护中,但最终会类似于 DC,
将只保留最小的核心元素集。 在最新版中,实
例对象有 15 个元素,其中只有 2 个是必备元素。
单件 / 馆藏对象有 23 个元素,其中 12 个元素从

实例继承而来,有 3 个是必备元素。 资源包有

13 个元素,其中 2 个为必备元素。 馆藏地数据

有 7 个元素,只有 1 个是必备元素。 覆盖范围数

据有 4 个元素,其中 1 个是必备元素。
2. 3. 1　 实例(Instance)数据对象的元素集

实例表示一个资源的主要对象,也是一个

聚合电子和物理资源的抽象对象。 它可能包含

一些 BIBFRAME
 

2. 0 归在作品中的属性。 实例

数据元素见表 1。
2. 3. 2 　 单件 / 馆藏( Item / Holding) 数据对象的

元素集

　 　 单件 / 馆藏有两重含义:①单件用来表示实

例中特定复本意义上的单件;②馆藏描述图书

馆或机构与该单件的关系。 从数据建模的角度

来看,描述它们的数据元素有很多重叠,只用一

个对象来表示两个概念是合理的。 本文中所述

的“单件”可理解为“单件 / 馆藏”。 另外,本文中

的馆藏不仅仅是实际拥有,也包括机构可访问

的资源。
单件表示一个实例的某种特定材料的复

本。 换句话说,单件只有一个实例作为其上位

类对象。 因此,单件可以从其父实例继承多个

元素,这些元素将直接出现在单件对象记录中。
具体的单件 / 馆藏数据元素见表 2,不包含继承

自实例的 12 个元素。

①　 The
 

Codex
 

metadata
 

model.
 

[ EB / OL] . [ 2019 - 05 - 06] .
 

https: / / wiki. Folio. org / pages / viewpage. action?
pageId = 141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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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例数据元素

元素 子元素 值类型 必备性 可重复性 说明

id 字符串 Y 实例记录的内部 id(UUID)

题名 字符串 Y 资源的题名信息(或标签)

交替题名 字符串 资源的任何可替代正式题名的其他题名

丛编 字符串 资源的丛编题名信息

责任者 字符串 Y 和资源相关的一组第二作者或创建者

出版者 字符串 资源的出版、发行、制作者

日期 字符串 与资源相关的日期(如出版日期)

类型 字符串 资源类型(如连续性资源、专著、音频等)

格式 字符串 资源的载体材料类型或发行格式(如精装、盒式磁带、dvd 等)

标识符 对象 Y 资源标识符,由标识符名称—值构成

类型 字符串 标识符类型,如 ISSN

值 字符串 标识符值

来源 字符串 元数据来源

语种 字符串 Y 资源的语种

权限 字符串 资源的访问权限

版本 字符串 专著的版本

最新修改日期 字符串 管理元素,Codex 中资源信息修改的最新时间

表 2　 单件 /馆藏数据元素

元素 值类型 必备性 可重复性 说明

id 字符串 Y 单件记录的内部 id(UUID)

实例对象 ID 字符串 Y 父实例对象的 ID

描述 字符串 关于资源的自由文本描述

复本数量 数字 复本的数量

条码号 字符串 单件的馆藏条码号

供应商包 字符串
与单件有关的资源供应商的资源包

(不要与 Codex 的资源包对象混淆)

覆盖范围 对象 详见覆盖范围对象

馆藏地信息 对象 Y
参见馆藏信息对象,一个单件可以有多个馆藏信息,如永久馆

藏和临时馆藏

单件状态 字符串 用于说明单件的馆藏状态,如订购中

被选定 布尔值
“holding”的属性,单件的选购状态,一般用于说明电子资源是

否有馆藏或购买

被定制 布尔值 管理信息标示,用于说明继承自父实例的元素内容是否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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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资源包(Container)数据对象的元素集

资源包表示实例和 / 或单件的容器。 因此,
它具有将这些对象按任意需求组合在一起的能

力。 一个给定的实例或单件可以放在任意数量

的资源包中,因为这些包表面上是独立的分组,
并且可以依据多种可能的方式对资源进行分

组。 资源包数据元素见表 3。

表 3　 资源包数据元素

元素 值类型 必备性 可重复性 说明

id 字符串 Y 资源包记录的内部 id(UUID)

标识符 字符串 用于追溯资源包的外部标识符(如条码号)

名称 字符串 资源包的名称或标签

描述 字符串 关于资源包的自由文本描述

类型 字符串
资源包的类型,表示是什么样的资源集合。 如 DVD 套装,合
并装订,档案箱等

资源供应商 id 字符串 连接到资源的供应商对象(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域)

资源供应商 字符串 用于展示目的的供应商名称

平台 字符串 电子资源的使用平台

单件列表 数组 Y 资源包内所含实例或单件的列表

单件数量 数字 资源包中所含单件的数量

馆藏单件数量 数字 一般用于电子资源,用于说明资源包中馆藏资源的数量

覆盖范围 对象
用于资源包本身的覆盖范围,而不是资源包中内容的覆盖范

围(参见 Content
 

对象)

已选购 布尔值
资源包自身的购买状态,而不是资源包中的内容,一般用于电

子资源

　 　 Codex 资源包不应与电子资源知识库中的

资源包对象相混淆。 后者是资源供应商用于商

业目的的捆绑机制;前者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
可以用来代表各种类型的资源分组。 当然,这
些商业资源包会在 Codex 资源包描述下用特定

的类型表示。 不管怎么样,它只是众多的 Codex
资源包类型中的一种。

除了作为其他对象的容器之外,资源包本

身也是一个对象。 它包含许多用于描述它的元

数据元素,这些元素不在容器的有效载荷之内。
资源包对象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以非常强大的

方式操作资源。
2. 3. 4　 馆藏地(Location)数据对象的元素集

尽管馆藏地对象通常被嵌套在单件或资源

包对象中。 但是,为确保在 FOLIO 其他部分的

潜在重用价值,馆藏地对象还有自己的元素,便
于对复杂的馆藏地信息进行细粒度的结构化描

述,如特定资源的位置或服务地址。 为了描述

实体资源的物理地址,它提供了多层结构的地

址组件。 最顶层的是 Institution-Campus-Library
结构,它力求在 FOLIO 的不同设施和不同租户

之间提供一致性。 在这三个层次下是强大的

“Parking”元素,它是多个“元素—值”对的集合。
它可以包含一些标准的条目(例如 LC 索书号)
以及机构或者图书馆特定的地址组件(例如排

架号或部门)。 “平台”元素和“ URI”元素则是

为了满足电子资源揭示的需求。 馆藏地数据元

素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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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馆藏地数据元素

元素 子元素 值类型 必备性 可重复性 说明

id 字符串 Y 馆藏信息记录的内部 id(UUID)

机构 字符串 馆藏地的最高一级管理机构(例如大学)

校园 字符串 地理层级的馆藏信息(例如城市)

图书馆 字符串 建筑级别(例如单个图书馆)

典藏位置 对象 Y
扩展的“名称—值”资源集合。 可以表述一般的馆藏信息属性

(如索书号)或图书馆具体的馆藏信息的细节(例如排架号或

部门)

名称
 

典藏位置的名称(如 LC 索书号、排架号)

值 具体的典藏位置名称的值

平台 字符串 电子资源发行平台

URI 字符串 电子资源的访问链接

2. 3. 5　 覆盖范围(Coverage)数据对象的元素集

覆盖范围对象允许定义资源内容的收录范

围,这些范围可以是日期,也可以是其他单元,
如卷和发行刊号。 范围也可以用来表示与专著

相关的单个日期。 此外,覆盖范围对象还支持

表示资源使用的禁止和开放状态。 覆盖范围数

据元素见表 5。

表 5　 覆盖范围数据元素

元素 子元素 值类型 必备性 可重复性 说明

id 字符串 Y Y 覆盖范围记录的内部 id(UUID)

范围 对象 Y

描述资源覆盖的范围

起始值与终止值构成一个范围说明

终止值可选(如具体的一个单独的日期)
范围可以是具体的时间(日期)也可以是发行的卷期单元

开始
 

字符串 范围的起始值

结束 字符串 范围的终止值

说明 字符串 资源覆盖范围的自由文本说明

禁止范围 对象 Y 描述资源禁止使用的一组范围

开始
 

字符串 禁止的开始

结束 字符串 禁止的结束

2. 4 　 Codex 与 MARC、DC、BIBFRAME 等其

他元数据标准的关系

　 　 Codex 的数据模型和元数据方案的设计既

未完全遵循 BIBFRAME,也不是单纯的 MARC

或者 DC,而是实用主义地借鉴了这些元数据标

准的优势,同时秉承最小化的原则,以简单实用

为首要考虑。
MARC 作为图书馆领域历史最悠久且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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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流位置的元数据格式,在 FOLIO 中以特别

的方式进行管理。 在 FOLIO 微服务架构中,
MARC 数据可以通过“数据导入” ( Data

 

import)
应用或其他工具导入到典藏域中。 当 MARC 数

据导入系统后,FOLIO 将从 MARC 记录中抽取

部分相关字段,将其映射到 Codex 有限的核心元

素集。 原 MARC 数据将作为附件链接到新的

Codex 记录中。
Codex 的元数据方案设计参考了 DC 的应用

纲要设计思想。 一方面,Codex 各数据对象的元

素集是该类数据对象主要特征的基本要素,对
于其他业务域的元数据方案来说,是一个最小

的核心集,各业务域可以根据需要在此核心集

的基础上自行扩展。 另一方面,Codex 数据对象

的每个元素定义沿用了最简单的 DC 标准,对元

素的描述对象、取值范围、必备性和可重复性做

了明确的规定。
Codex 数据模型直接受到 BIBFRAME 的启

发,以面向对象的思维将元数据管理中涉及的

不同实体类型作为不同的数据对象分别对待,
理清其中的关系,定义每个数据对象的属性。
也沿用了 BIBFRAME2. 0

 

“作品—实例—单件”
的三层架构,同时还做了特定的扩展。 但 FOLIO
避免了像 BIBFRAME2. 0 那样逐步陷入 MARC
的复杂和细节,放弃了直接实施 BIBFRAME2. 0,
只是考虑在两者之间建立映射,而一致的面向

对象思想和相似的框架将使这种映射具有令人

信服的可行性(见表 6)。

表 6　 Codex 与 BIBFRAME 核心对象间映射

BIBFRAME
 

2 Codex

Work Work

Instance Instance

Item Holding

physical
 

Location
electronic

 

Locator
Location

2. 5　 Codex 的现状与愿景

Codex 作为 FOLIO 架构最顶层的微服务域,

试图通过定义一个统一的抽象的数据模型和最

小核心集的元数据方案,成为整个系统的资源

链接中心、规范数据中心、跨域的全媒体资源管

理入口,并通过模型中的抽象实体揭示资源间

关系。 除了当前 demo 系统可见的跨域检索 Co-
dex

 

Search 应用外,还包括:编目数据导出( Cata-
log

 

Exports)、规范控制( Authority
 

Control)、资源

关系管理(Resource
 

Relationships)等。
关于与遗留系统中元数据的关系,通过 Co-

dex,FOLIO 声称其元数据管理能够实现 “ 将

MARC 抛在后面、支持关联数据、与遗留系统中

各种不同的元数据格式无关”这样几个重要目

标。 FOLIO 系统外的元数据记录,无论是什么

格式,都将与 FOLIO 的元数据规范映射后抽取

FOLIO 的 Codex 和各业务域中仅需的元素导入

到 FOLIO 系统中,而将源记录另行存储,不进入

FOLIO 的业务流,仅用作与遗留系统间的数据

交换。
上海图书馆的 Codex

 

&
 

MM 小组通过文献

调研和测试,发现上述 Codex 的愿景在当前版本

的 FOLIO 系统中尚未完全实现。 当前版本的

FOLIO 的 Codex 域只有 Codex
 

Search 的功能,属
于一个初始版本(见图 5)。 在初始版本的 Co-
dex 中,Codex

 

Search 通过分发查询条件到各个

资源管理域,最后在 Codex-Mux 模块中进行结果

合并与排序,并非通过生成和存储 Codex
 

数据记

录来实现[27] 。 但在后续版本中,Codex 域会根

据所定义的抽象数据模型和元数据方案生成

Codex 数据记录,实现对跨域资源之间关系的管

理与揭示,以满足除 Codex
 

Search 之外其他应用

程序的功能需求。 另外,Codex
 

Search 也会作为

一个嵌入式组件,组合在其他模块中,以便在

FOLIO 的任何地方对资源进行检索与定位(见

图 6)。
对于遗留系统中的数据导入问题,上海图书

馆的 Codex
 

&
 

MM 小组也进行了测试,将 1
 

000
种上海联编中心的 BIBFRAME 格式书目数据和

Horizon 系统中的 300 种 CNMARC 格式书目数

据、馆藏数据、读者数据、
 

流通数据导入到 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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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OLIO 当前版本缺乏 Codex 数据记录的 Codex 域①

图 6　 FOLIO 未来版本中存储 Codex 数据记录的 Codex 域②

的典藏域中。 在数据导入的方式上,FOLIO 当

前版本的数据导入( Data
 

Import)应用通过在前

端设置映射批量导入数据的功能尚未进入可用

阶段。
 

项 目 组 针 对 测 试 数 据, 设 计 了 BIB-
FRAME2. 0 和 CNMARC 与 FOLIO

 

典藏域元数

据方案之间的映射,利用 FOLIO 提供的 API,进

行了一定的定制开发,以非侵入式而非直接操

作 FOLIO 数据库表的方式导入了上述测试数

据,实现了在 Codex
 

Search 中可检索,在前端界

面可浏览。
 

在 FOLIO 的实际实施中,针对其现有

元数据方案,必然需要考虑到如何适应中文领

域具体需求而进行扩展的问题,通过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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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项目组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发现当前

版本的 FOLIO
 

Inventry 域在数据导入时,支持元

数据元素编码体系(取值词表)的扩展,但尚不

支持元数据元素的扩展。 这需要 FOLIO 项目在

接下来的实施过程中统一考虑,制订元数据方

案扩展的原则和规范。

3　 结语

从纸质文献描述元数据标准 MARC 开始,
到数字图书馆时代的 DC,再到 MARC 与 DC 的

折中方案 MODS,以及最新的概念模型与本体词

表,如 BIBFRAME、Schema. org 等,图书馆元数据

标准正在经历从印本到多媒体,从单一标准到

应用纲要,从文献描述到知识组织,从机器可读

到语义互操作,从专业领域到开放互联的变革。
因此,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元数据管理也

有了不同以往的功能需求,不仅需要支持资源的

整合与一体化,更需要支持标准规范的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以及数据的开放性与语义互操作。
FOLIO 的 Codex 在元数据管理方案设计的

方法上,为了既满足新的需求,又要兼顾实用性

和可行性,有诸多创新,颇有启发性。 如 Codex
元素集在设计之时,坚持最小化的思想,根据核

心职能判断元素的取舍。 即如果数据元素在检

索(包括限定与过滤)中有用,则必须通过 Codex
获取;如果元素在交叉检索结果的显示中有用,
则必须通过 Codex 获取。 如果元素只与特定的

域有关(如采访),则不应该映射到 Codex[28] 。
另外,FOLIO 社区通过描述关键用户案例,分析

实现每个业务域功能所需的元素,然后按照开

发优先级进行元素设计。 设计时优先考虑了与

描述印本资源的 MARC 标准之间的映射,其次

是电子资源元数据标准,最后才是 BIBFRAME、
EAD、DC 等其他标准。

FOLIO 平台的以社区驱动基于微服务架构

的创新开发模式,赋予了图书馆更大的自主权,
使其能对新一代图书馆系统进行个性化定制。
更重要的是,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第三代图

书馆服务平台真正实现了数据的自管。 FOLIO
的 Codex 元数据方案,融合了 BIBFRAME 模型

特征和 DC 的最小化原则,不仅可以满足未来

面向实体对象的元数据环境,而且也降低了元

数据互操作的难度。 在 FOLIO 微服务架构顶

层,Codex 作为一种抽象数据模型,在不影响现

有元数据格式与工作流程的前提下定义了资

源间的关系,在业务流中建立了数据的链接。
同时在底层的格式设计中,Codex 也是一种规

范化的数据编码格式,超脱于原生数据格式,
实现了跨 APP 的语义互操作。 虽然现阶段的

Codex 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关联数据技术下的实

体描述与关系揭示,但无论是其 “ 作品—实

例—单件”的核心模型,还是“统一记录—业务

记录—正式记录” 的层次化元数据记录模型,
Codex 都有足够的灵活性支持深度的知识组织

与融合,实现图书馆的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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